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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理念演变及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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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理念起源于20世纪30~40年代的民居建筑单体研究，其演进历程可

划分为5个阶段：1930—1980年的抢救性记录、1980—2002年的发展起步、2002—2012年的整体性保

护、2012—2017年的活态保护传承，以及2017年至今由国家战略引领集群式保护的新时期。这一过

程逐步深化了学界对传统村落价值的认知，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活化目标，并形成产业转型、主

体强化、数字赋能等多元探索路径。通过对代表性事件的系统梳理，揭示了保护发展进程中的关键

突破节点。传统村落所蕴含的“共生哲学”，将进一步推动保护发展工作转向内涵式发展，构建文化、

经济、社会协同的可持续路径，从而引领乡土文明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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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Concep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Vill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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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cept of protecting and developing Chinese Traditional Villages originated from the 
research on individual residential buildings in 1930 and 1940.  Its evolu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five 
stages： the rescue documentation period from 1930 to 1980， the initial development stage from 1980 to 
2002， the comprehensive protection period from 2002 to 2012， the dynamic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period from 2012 to 2017， and the new era led by national strategies since 2017.  This process has 
gradually deepened the academic understanding of the value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established the goal 
of “people-centered” revitalization， and formed multiple exploration paths such as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subject strengthening， and digital empowerment.  Through a systematic review of 
representative events， the research reveals the key breakthrough points in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The “symbiotic philosophy” contained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will further drive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work towards an intrinsic development path， building a sustainable approach 
that integrates culture， economy， and society， and thus leading the formation of a discours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rural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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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村落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承载着农

耕文明、家族伦理、建筑智慧等核心文化基因，是守

护中华文明“根”与“魂”的关键所在，保护传统村

落，是赓续中华农耕文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推进

乡村振兴的关键措施。我国传统村落的保护经历

了从单体到整体再到集群式保护的发展历程，系统

梳理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理念的演变、保护经验与成

效、面临问题与挑战等，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

振兴战略的快速推进意义重大。

1　我国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历程

1. 1　抢救性记录阶段（1930—1980年）
我国传统村落保护的萌芽可追溯到20世纪30~

40 年代，这一时期，学者从官式建筑转向民居建筑

研究。1934 年，龙庆忠教授出版《穴居杂考》，首次

将传统民居作为独立类型进行研究【1】，拓展了中国

建筑史的研究领域。抗战全面爆发后，学者们远离

封建文化中心的官式建筑，开始关注各地民居特

色［2］。20 世纪 50~60 年代，原国家建筑工程部统一

部署，对全国传统民居开展全面普查测绘［3］（图1［4］）。

1957 年，刘敦桢出版《中国住宅概说》，系统分类和

研究了中国住宅的平面形式、空间组合和结构类

型［5］。1964年，王其明在北京召开的国际技术交流

会上宣读《浙江民居调查》［6］，被世界 23家权威杂志

转载，引起国内外轰动（图 2）。至此，传统村落保护

理念主要侧重于单体民居建筑的保护与研究，旨在

为快速消失的物质实体留下信息。

1. 2　保护发展起步阶段（1980—2002年）
改革开放初期，国内思想解放，文化热兴起，对

“乡土中国”的重新发现成为学术界的重要议题。

同时，乡镇企业的兴起和初期建设热潮，已经开始

对乡土风貌构成威胁，引发了学者们对乡村的保护

意识，出版了系列地方民居论著，如《浙江民居》《云

南民居》《福建民居》等。20世纪 80年代，我国首次

提出“历史文化保护区”概念 ，对能较完整体现某一

时期传统风貌和民族地方特色的村落予以保护（图3、
图 4）。建筑学范畴的研究拓展到社会、文化、民俗

等多领域，扩大了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初步建立了

村落整体保护体系。

图1　中国营造学社考察邓川民居

Fig. 1　The China Architectural Society surveying the 
Dengchuan residences

（a） 1962年3月14日《光明日报》  （b） 1962年5月13日《人民日报》

图2　浙江民居调查研究登上报纸

Fig. 2　Survey and Study of Zhejiang Residential Houses 
Featured in the Newspaper 5

图3　北京建筑工程学院编制《北京市门头沟区川底下村历

史文化保护与旅游规划》开展整体保护工作（1997） 
Fig. 3　Beijing University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 developing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Protection and Tourism Planning of Chuandixi 
Village， Mentougou District， Beijing to carry out 
overall conservation work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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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90 年代市场经济确立，城镇化进程加

速，大量乡村人口外流，建设性破坏现象凸显［8］。社

会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从批判转向反思，文化价值开

始被重估，国内首次将整体保护［9］理念引入古村落

保护规划编制。1985 年，中国加入《世界遗产公

约》，丽江、平遥等成功申遗，证明了活态聚落的全

球价值［10］，大幅提升了国内文化保护领域的价值自

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1982版）为历史

建筑保护提供了最初的法律依据［11］。这一阶段，专

家学者的核心工作是大规模发现与记录，保护行动

多由学术界驱动。

1. 3　整体性保护阶段（2002—2012年）
2002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将“历史

文化村镇”写入法律，标志着国家文物保护体系从

单体文物正式延伸至村镇聚落，直接催生了中国历

史文化名村评选制度的建立。同时，国际非遗保护

浪潮掀起，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于

2003 年通过，中国作为缔约国之一，推动国内将村

落中的“人”和“技艺”与建筑实体结合纳入保护视

野［12］。2006年，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史上首个呼吁全

社会并联络国际学术力量保护古村落的《西塘宣

言》正式发表。此外，伴随经济发展加速，旅游消费

兴起，公众对文化旅游的需求增长，使得具有文化

底蕴的传统村落成为特色旅游热点，产生了保护与

利用冲突的现实问题，也面临着过度商业化开发的

困境。

2002年《全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评选和评价

办法》发布是我国历史文化名村保护的标志性起

点，2008 年《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以

下简称“条例”）颁布作为村镇保护的里程碑事件，

首次形成了国家级行政法规（图 5）。这一阶段，传

统村落保护工作从学术呼吁上升为国家行动，“历

史文化名村”名录体系正式建立［13］，并通过《条例》

使其法治化、规范化。传统村落的保护对象从建筑

本体扩展到整体格局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

正式步入整体性保护与制度化探索。

1. 4　活态保护传承阶段（2012—2017年）
随着国力提升，全社会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

感空前高涨。传统村落作为“乡愁”的载体，其价值

被提到激发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新高度。2012
年《关于开展传统村落调查的通知》《关于加强传统

村落保护发展工作的指导意见》发布，推动了传统

村落的全国性普查并建立传统村落名录，保护工作

进入了摸清家底、应保尽保的系统性阶段。2013年

《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编制要求》发布，规范了保

护规划的编制要求。2014年《关于切实加强中国传

统村落保护的指导意见》发布，作为传统村落保护

的核心文件，明确提出了“活态传承”原则，标志着

保护理念从“保物”到“保人、保生活”的深刻转变，

整体保护全面实施。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

确以“美丽乡村”为奋斗目标，推动农村生态建设与

综合整治。传统村落保护由此注入了资金并改善

了基础设施，但初期也出现了“千村一面”的误区，

反过来促使保护工作更加强调特色与原真性。

1. 5　国家战略与集群保护阶段（2017年至今）

2017年《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

工程的意见》提出“实施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工程”，

标志着传统村落保护从专项工作层面，上升为关乎

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国家战略。2017 年党的十九

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18 年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发布，再次将传

统村落保护从战略维度纳入国家顶层设计，将其视

为乡村振兴的稀缺资源和文化基石［14］，保护与发展

的目标被绑定在一起。文化强国战略要求传统村

落承担起传承中华文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使

命。高质量发展要求推动传统村落保护工作从粗

放走向精细，从同质化走向特色化，探索集群式保

护发展等更强调区域协同、产业融合，形成资源整

合效应和集聚发展效应，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创新

模式。

图4　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教授业祖润等著

《北京古山村川底下》（1999）
Fig.  4　Beijing Ancient Mountain Village Under the River 

（1999） by Ye Zurun and others， professors at 
Beijing University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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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以来，财政部、住建部共同组织开展传

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工作，截至目前相继

公布了 120 个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区

（图 6）。传统村落保护的核心议题从“如何保护”

转向“为何而保护”，即如何通过活化利用来实现文

化传承、经济发展与生活复兴的多元目标［15］。

2021 年《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

承的意见》作为纲领性文件，确立了传统村落“活化

利用”的新导向［16］。传统村落中村民的主体地位

被空前强调，保护路径呈现出区域化、产业化、数字

化的新特征。

2　我国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理论方法

的多元探索

2. 1　保护方法的精细化、体系化转型

2. 1. 1　研究方法从定性描述转向定量评估

多年来，学术界开展了大量包含历史、文化、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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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中国历史文化名村评价指标体系内中类指标变化

Fig. 5　Changes in the mid ⁃ level indicators within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China’s historically and culturally 
significant vill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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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中国传统村落、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县（市、区）分布图（绘制：张尧鑫）

Fig. 6　Distribution map of traditional Chinese villages and demonstration counties （cities， districts） for the concentrated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Drawn by： Zhang Yaoxin）

注：基于自然资源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GS（2022）4307号标准地图制作，底图边界无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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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经济、生态等多维度的传统村落综合价值评估

的研究探索，系统解决了传统村落“为什么保？保

什么？”的问题，从“抢救性保护”到“面向优秀乡土

聚落的全面保护”，明确保护的关键在于“留住乡

亲、护住乡土、记住乡愁”。涌现了一批如《中国传

统村落遴选指标与价值评价演变研究》《中国传统

村落世界文化遗产价值评估研究》《传统村落多维

价值评价及实证研究》等针对价值特征的理论成

果，成为支撑保护研究从定性转向定量的基础。与

此同时，在北京、云南、福建、河南等多地的大量保

护实践中，不仅针对建筑测绘，更对村落景观、生态

系统、民族文化等要素快速开展系统性的数据采集

与价值评估。这些实践推动了保护理论从依赖专家

经验的价值判断向依托数据模型分析的方法转变，

促使理论研究进一步思考如何将文化价值等软性指

标进行量化［17］，并为精准保护、差异化施策提供了方

法论支撑，其研究成果已反馈并影响了第五批、第六

批《传统村落评价认定指标体系》的修订（图7）。
2. 1. 2　从静态向动态迭代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治

理方法

伴随实践的进一步深入，形成了传统村落是活

着的、不断演进的有机生命体，而非凝固的“化石”

的统一认识。探索形成从“静态保存”到“保护与发

展辩证统一”，提出传统村落保护必须与改善居民

生活、延续社区活力相结合的实践要求。以“松阳

模式”为代表的浙江省松阳县更新实践超越了传统

规划方法［18］，通过“建筑针灸”微干预，“活化利用”

引入文创、民宿等新功能，持续开展乡村营造活动，

实现了渐进式有机更新。其核心是将保护规划视

为一个持续的、需要不断调整的“治理过程”，而非

一劳永逸的终极蓝图。北京市门头沟区、密云区结

合政策创新，探索实施的“驻村责任设计师”制度是

动态治理的制度化体现［19］，规划师、建筑师驻村陪

伴村落成长，帮扶村民有序开展房屋建设。学术界

据此提出了“适应性更新”“有机更新”“乡村营造”

等新理论方法，注重保护与发展中“人”的因素，从

“行政主导”到“多元共治”，强调村民主体性，激活

内生动力，建立多元共治机制，关注利益分配与公

平性，重构社区共同体。强调规划的弹性、参与性

和可持续性，认为乡村规划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重

塑与治理能力的提升。

2. 1. 3　空间尺度从点上示范向区域协同拓展

传统村落空间形态的研究与保护实践进一步

与人文地理等相关学科有效衔接，实现从单一建筑

学、物质空间的静态描述，转向多学科交叉、关注

“人-地-文”互动等对村落物质空间规律的深入研

究（图 8）。财政部、住建部联合开展的“传统村落集

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工作，是从国家政策层面推

动实践的典型代表，以县域为单位整合资源［20］，实
现设施共建、品牌共塑、产业联动。北京市门头沟

区依托京西古道文化带，将沿线散落的传统村落串

联，整体打造“古道文化”品牌。安徽省黄山市、宣

城市等将明星村落与周边知名度较低的村落联动，

形成功能互补的文化旅游集群，带动了区域共同发

展。2014—2019年，中央财政累计安排 131亿元，按

每村 300万元的标准补助了 4 350个中国传统村落。

2020年开始，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累计

投入财政资金 70多亿元，催生了对“区域性活态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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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第六批中国传统村落评选指标内在价值认知变化

Fig. 7　Changes in the perception of intrinsic value of the evaluation criteria for the sixth batch of Chinese traditional 
vill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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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文化线路”“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理论研究热

潮［21］，思考如何在区域尺度上平衡整体共性与村落

个性，并已成为当前传统村落保护乃至文化遗产保

护领域的前沿议题。

2. 2　发展路径的多元化、创新性探索

2. 2. 1　从门票经济向产业活化转型

自 2012 年启动中国传统村落遴选以来，共有

8 155户村落被列为国家级传统村落，并由此保护了

55. 6 万栋传统建筑，推动 5 518 个村落编制了村志

族谱［22］，形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内容和价值最丰

富、保护最完整、活态传承的农耕文明遗产保护群。

文化遗产不仅是资源，更可以成为驱动经济发展的

“生产要素”。学术界开始系统研究文化资源产业化

的路径与模式，提出了“文旅融合”“创意乡村”等理

论方向。贵州黎平肇兴侗寨从单纯的观光，发展为

集“侗族大歌展演、非遗工坊体验、特色民宿居住、农

产品销售”于一体的复合型文旅目的地［23］，形成了完

整的消费闭环和产业生态。浙江金华兰溪诸葛村则

利用其独特的中医药文化［24］，发展“中医药研学与养

生体验”产业，实现了从文化景观到健康产业的跨

越。这些成功的业态创新实践，为“文化资本理论”

和“内生发展理论”提供了鲜活的中国案例。

2. 2. 2　村民成为村落保护的能动主体

通过中央财政经费补助，传统村落逐步补齐了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切实改善了村民生活条

件。村容村貌整体提升，脱贫攻坚有效推动，进一

步带动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当地农民增收致富。具

体实践中的代表性案例不胜枚举，许多村落通过政

策吸引返乡青年、艺术家、设计师入驻，大量“新乡

贤”与“创客”参与保护发展，如陕西袁家村的餐饮

创业户、浙江丽水的“古堰画乡”吸引的画家群

体［25］，带来了新的理念与活力。云南阿者科村通过

社区合作社模式实施的“阿者科计划”，由高校团队

引导，成立村集体公司，村民以资源和房产入股，共

享旅游收益，是保障原住民主体地位的制度创

新［26］。实践探索表明，理想的主体模式不是单一

的，而是“原住民+新村民+政府+社会资本”的多元

共生体系，并引发了关于乡村社会结构变迁、新乡

绅阶层等社会学命题的再思考。

2. 2. 3　数字赋能从物理保存推向信息永续

新技术应用助力传统村落保护在民居保护、数

字化保护、防灾减灾安全保护等方面开展了系列研

究。尤其数字技术在传统村落的保护实践中全面

渗透，正在重塑遗产保护的理论边界（图 9）。学术

界开始热烈讨论“数字遗产”的伦理、标准与法律地

位。同时，实践也提出了在数字时代如何定义“原

真性”的新课题［27］。在实践成效方面，中国传统村

落数字博物馆建设基本完成，设置有 360 村落全景

馆、三维村落馆、村落影片馆、村落图片馆、村落思

文馆、口述历史馆六大专馆［28］，实现中国传统村落

基础信息全覆盖，为永续保存提供了可能。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传承取得了显著成效，共挖掘、传承发

展了 5 965项省级及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为代表，制作的大型人文纪录片《村

庄里的中国》于 2025年 10月首播，聚焦中国传统村

落的十个维度［29］，提升文化影响力。抖音、B站等平

台上的乡村博主，通过短视频直播，进一步实现了

传统文化的“破圈”传播。

2. 3　实践困境与理论反思

2012年以来的传统村落保护研究与实践，其核

心突破在于推动传统村落工作从一项文化遗产保

护事业转向一项复杂的乡村全面振兴工程，与此同

时，传统村落保护发展仍然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问

题。一是保护与发展矛盾依然突出。过度保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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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以“人民为中心”的传统村落人地关系维护路径

Fig. 8　Maintenance path of human⁃land relationship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with a people⁃centered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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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村落发展，每消失 1个传统村落，平均伴随 3项非

遗技艺失传、5处古建筑损毁、2种生态关系断裂［30］。

每实施一项过度保护措施，可能导致村落经济活力

下降 15%～20%，人口流失率上升 5%～8%。另一

方面，建设性破坏改变村落风貌，只追求发展可能

破坏风貌，导致大量的传统文化遗产或者建筑遭到

破坏。二是活态传承主体的断层与流失。大量非

遗技艺没有传承人，或者传承人中没有年轻人，传

统技艺和文化的传承面临断层危险。三是传统风

貌与性能需求无法兼顾。核心矛盾是传统风貌的

原真性与现代性能的功能性冲突，关键瓶颈是技术

适配性差与成本投入不均衡。据《中国传统村落保

护调查报告（2017）》统计，南方潮湿地区传统村落

约 68% 的木构建筑存在木材腐朽［31］。北方干旱地

区因温差大，约 52%的夯土墙出现开裂、剥落问题。

传统建筑的采光、通风、保温性能难以满足现代生

活需求。四是乡村防灾减灾是薄弱环节。根据联

合国减灾办公室《灾害造成的人类损失（2000—

2019）》报告，2000—2019 年，全球报告灾害数量

（7348 起）较 1980—1999年（4 212起）增加了 74%，

洪水占比达到 44%［32］。相比城市地区，“农村不设

防”的现象依然普遍存在，易造成“小灾大害”的局

面，开展乡村防灾减灾研究迫在眉睫。

3　我国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未来

方向

3. 1　推动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内涵式发展”

3. 1. 1　加强传统营造智慧的挖掘与传承

传统村落在选址、格局、院落布局等方面都蕴

含着丰富的生态智慧。村落选址讲究背山面水、负

阴抱阳、藏风聚气；村落格局注重水路相生，与水的

形态进行完美融合。院落布局依山就势，屋顶、天

井、明沟暗渠层层叠落因势利导。学者们需立足于

对传统村落固有营建智慧的深度挖掘与科学转化，

致力于以学术创新推动传统智慧赋能现代乡村发

展，运用建筑学、人文地理、遗产保护与数字技术等

方法，对传统村落的空间格局、营造技艺、生态智慧

与文化记忆进行全面梳理与阐释（图10）。

3. 1. 2　搭建传统村落保护安全韧性体系

传统村落作为集生活、生产、生态功能于一体

的复合型“社会－生态”系统，其保护与发展需适

应当代社会与环境变化的复杂性。随着韧性理论

研究视角逐步从单一角度变为复杂系统，构建传

统村落安全韧性体系已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

心路径。应在挖掘传统村落的营建智慧基础上，

图9　门头沟区传统村落文化遗产数字平台

Fig. 9　Digital platform for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Mentougou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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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0　Technical process of the evaluation platform for traditional village farmhouse styles in Miyun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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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起回应压力和限制条件的韧性体系。在工程

韧性层面，应结合现代技术对传统防灾设施进行

性能提升。在生态韧性层面，需重点修复并维护

村落的自然本底与生态廊道。在社会韧性层面，

则要通过完善村规民约、培育社区自组织、建立传

统工匠与专家协同机制，增强社区的自组织与自

适应能力。

3. 1. 3　开展以宜居为导向的适应性改造

提升宜居性是推动乡村振兴与实现传统村

落保护的出发点，也是在保护与发展之间寻找精

妙平衡点的文化实践，更是实现“内涵式更新”的

基础。以宜居性为导向的适应性改造，旨在通过

精准、温和的技术介入，在严格保护历史风貌的

前提下，采用现代技术全面提升传统民居的物理

性能与空间品质，切实改善居民生活条件，实现

历史风貌保护与当代宜居需求的平衡。改造路

径需坚持“保护优先、适度干预、性能提升”的原

则，结合对传统营建技术的革新性探索，实现结

构安全体系加固、物理环境性能优化、现代生活

设施植入三大系统的技术提升，使其与现代生活

需求相接轨。

3. 1. 4　实施传统村落集群保护

依据我国地域、民居、文化遗产特点，对传统

村落进行细致分类，针对性制定保护方案，挖掘独

特文化内涵并突出特色，实现一村一策、精准保

护。基于传统村落类型化研究与价值评估，构建

特色化的集群连片发展体系，实现传统村落的整

体保护与协同发展。通过建立传统村落集群风貌

区，凸显组团自然、人文特色。形成设施共建共

享，实现雨污环卫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

共同使用，减少重复投资。明确产业定位资源互

补，促进要素在市场之间合理利用和流动，形成差

异化发展。

3. 1. 5　推动乡土文化能人识别与培育

指导传统工匠掌握如榫卯、夯土与民居修缮

等传统营造技艺的核心，并深化对民俗乡土知识

的理解与活态传承，从而强化其在传统村落保护

中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综合实践能力。结合传

统村落建筑工匠能力提升专题培训班等活动，通

过系统化的理论与技术实践系列培训，全面提升

工匠专业素养及传统建筑保护利用综合能力。

通过系统记录口述史、拍摄技艺教学视频、设计

专项课程与组织乡土文化教学，结合实践专家指

导与实地考察，以及数字化记录与创新设计培

训，全面推动传统技艺与乡土文化的延续、传承

与创新转化。

3. 2　探索形成传统村落保护的“中国方案”

3. 2. 1　推广现代化村落共生的理论方法

长期以来，《威尼斯宪章》等国际遗产保护理

论潜藏着一种保护与发展相对立的理论，倾向于

通过按下暂停键来对抗变化。中国传统村落保护

实践的核心是“共生”理念，即认为保护与发展、传

统与现代、人与自然、本地与全球并非二元对立，

而是可以相互滋养、和谐共生的统一体。传统村

落活态传承的本质，就是寻求这种动态平衡。这

种共生哲学回应了全球所有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

面临的共同困境：如何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

来。因此，村落共生是具有现代化特征的，不只适

用于中国的传统村落，也为所有寻求文化身份与可

持续发展的发展中国家乃至发达国家的乡村社区

提供借鉴。中国理论强调以人为本、活态传承、创

造性转化，是对世界遗产保护理论的极大丰富。

3. 2. 2　构建中国特色乡土文化话语体系

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最终目标不是将乡

村作为过去的信息来保存，而是将其塑造为面向未

来的、可持续的生活选择。其证明了，乡村完全可

以成为传承文化、繁荣经济、滋养心灵的高质量生

活空间。这为全球乡村的未来描绘了一幅充满希

望的图景，挑战了乡村必然衰败的线性历史观。在

气候变化、城市病蔓延的全球背景下，这种以文化

可持续和生态智慧为内核的乡村发展模式，不仅是

一种文化遗产保护策略，更是一种关乎人类未来生

存质量的前瞻性探索。中国正通过传统村落保护

发展实践，率先为人类文明的未来提供出乡村维度

的解决方案。

4　结语：谱写传统村落保护新篇章

传统村落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和精神家园，

其保护发展的终极目标不仅仅是保住一批古老的

房子，而是要通过这些活着的遗产，探索一条文化

传承、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生态可持续的中国特色

乡村发展道路。面对新时代、新征程，需要坚持传

承与创新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促进，政府与市场

相协调，保护与发展相统一，推动传统村落保护工

作实现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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